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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这是一个完整小学，
和“私塾”极不一样的学
习环境。家乡学堂用的是
广府话，骤然听老师讲国
语，完全听不懂。但课本
上的文字却字字熟悉，心
想：“功课太容易了，读
过‘千字文’ 对这样的
课 本 还 用 学 吗 ？ ” 又 心
想：“考试时考卷是用笔
写，难道还有不能回答的
吗？” 所以老师在课堂上
讲课，我在课堂下胡思乱
想，还‘洋洋得意’‘心
有成竹’ 。直到考试，成
绩表上，（语文）听写、
常识、音乐、图画、体育
分数差或不及格，哥哥的
成绩单也和我一样尴尬，
差点没有留级。

第二个学期，由于我
们已听懂国语，功课迅猛
进步。考试成绩，哥哥考
获第2名，我考获第4名。
由于哥哥在插班时年龄偏
大，后来居上成绩优异，
班 主 任 特 许 跳 班 ， 直 接
升 到 5 年 级 ， 又 由 于 语 文
基础好，被选担任学生会
秘书，哥哥在学校像是一
颗冉冉升起耀眼的新星，
壁报主编由他接任，面目
一新，一贴出立即引来同
学围读，这是我当时所目
睹，也是在我心田冒出“
以后我也要做编辑” 的一
株幼苗。 

我 从 一 年 级 升 级 到
二年级，班主任彭老师，
也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她
留一头长发，肤色有些黑
而且有点肥胖，面颊下有
颗黑痣，给她增添一点妩
媚。怎样说呢，与其上她
的语文课，更喜欢上她的
音乐课，她的歌声很嘹亮
很甜很美。虽然我不会引
吭高歌，但总喜欢听彭老
师的歌声。因此每逢有校
庆之类的庆祝节日，一定
有彭老师献唱的节目。彭
老师也是广府人，她父亲
彭永开的锯木厂，算是泗
水 最 大 的 锯 木 厂 。 那 年
代，建筑业、家具业，铁
条还不普遍，铝质还未出
现，锯木厂很热闹。所以
木 匠 买 下 木 条 送 到 锯 木
厂，往往要等候3天或一周
才轮到。若有人问你的班

主任是谁，告知“名字” 
很少家长知道，若说彭永
老板的女儿，都会“哦” 
地一声，知名度就高了。

泗 水 市 华 校 ， 中 学
只有一间“华侨中学”，
小学较有知名度的，除我
所读的南华学校，还有：
侨南学校、华侨小学、同
善学校、中华学校等，而
南华学校在江声校长领导
之下，培养了许多出色人
才，如后来成为中印邦交
工作委员会主任、泗水“
大公商报” 著名记者张植
南，泗水“鲁北工艺会” 
历届秘书翁炳尧、李振荣
等，我哥启南在担任学生
会秘书时，己显出他的领
导才能，可惜在日占印尼
泗水时期，因缺医缺药而
病逝。每逢校际作文比赛
或其它科目比赛，总是在
南华学校、华侨小学和侨
南学校之间你追我逐，竞
争激烈。

在学校，当我升级哥
哥跳级的时候，我们一家
己从Semut Kalimir地方搬到
Kapasari第3巷。这是广府
人林伯的一间大屋子，大
屋里有大客厅、有3间卧室
及厨房，大屋侧有4间偏房
和一个厨房。自从业主林
伯逝世后，家道中落，不
得不把一排偏房租出，遗
下的寡妇孤儿靠入赘大女
婿维持生计。而我父亲就
是租下偏房其中的一间。
这房子比刚上岸住的房子
好得多了，四周是结实白
色砖墙，屋顶是有担当的
瓦片，大雨时不必再忙着
找面盆盛水，便急时不必
再两步当三步赶公厕，尽
管比起家乡祖屋差，纵是
这样已很满足。

我 们 住 的 这 条 巷 很
是清洁，对面住着一家侨
生，不知做什么行业（后
来才知道是做中介的），
每天上午总是有许多人聚
集在一起，于是卖点心、
卖梭多（Soto印尼东爪哇
著 名 牛 杂 汤 ） 、 卖 沙 爹
（Sate牛肉串或鸡肉串）
的都有，特别是下午挑着
担子卖牛扒的经过，更是
令人馋涎。但我心里明白
家里穷，从不为此让父母

为难过。早上为了赶着上
学，常向经过的小贩买拉
雾饭 (Rawon也是东爪哇著
名食品黑色牛肉汤) ，拉雾
饭热腾腾，小贩把芭蕉叶
子一卷，用竹子做的钉子
一穿，用来盛汤盛饭的“
盘子” 就做成了，更妙连
汤匙也用芭蕉叶子做成，
比用瓷盘多了一种绿叶清
香，吃完把“盘” 和“
匙”一丢，省时省事。

1941年初，我读二年
级时，因为时局紧张，全
市华校虽未停课，但各校
学生会却展开了一场空前
救国赈济运动，哥哥时常
很晚才回家。有时哥哥向
父亲母亲讲述，他们学生
会的劝募工作：同学们3人
或4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个
小组领取一个钱筒，分街
分区出动，同学们个个都
热情高涨，连平时比较沉
静的同学，也能把赈济支
持中国全民抗战的重大意
义，说得头头是道。

学 校 每 个 周 一 举 行
周会，惯例由校长演讲（
校长有事才由别的老师代
替），近来的周会江校长
讲的都是有关祖国抗日的
情况。后来的一次周会，
长达两个小时，操场上几
百名学生，鸦雀无声，聆
听江校长激昂演讲：

“‘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这是抗战期中，
每 个 中 华 儿 女 应 负 的 职
责。‘ 陈嘉庚 ’是我们
华侨一面光辉的旗帜。经
商成功的陈嘉庚并未忘记
生养他的祖国，时刻将祖
国的安危放在心上。1928
年，山东惨案发生后，陈
嘉庚在海外发起华侨拒买

日货运动，并筹款赈济死
难者家属。这次日本发起
九一八事变，是赤裸裸的
侵略行径，陈嘉庚组建南
洋总会，号召海外华侨华
人为抗战捐款，对中国的
抗 日 运 动 进 行 了 有 力 支
持。

“陈嘉庚不仅全力支
持祖国的革命运动和民主
运动，并深深理解教育兴
邦之道。早在20世纪20年
代以前，陈嘉庚就先后在
集美修建了从国小到专科
学校的一条龙教育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于
1921年斥巨资修建的厦门
大学，如今已成为国内知
名的高等学府。

“ 海 外 华 侨 不 仅 在
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大家的抵抗日货直接给日
本以经济打击，震惊于世
界。举行的许许多多抗日
示威和罢工活动，赢得了
所在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
同情和支持。世界五大洲
通商口岸的华人在其港口
有轮船向日本运输战略物
资时，总是举行罢工，阻
止不道德的贸易，开展不
买日货，不替日本运铁的
活动。

“ 抵 制 日 货 运 动 ，
是一项爱国运动，是一项
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新加
坡凡私卖日货的商店，都
要被处罚，所有罚款，都
拨充救国捐款。经过这样
的行动，买卖日货者日见
减少。以南洋为经济侵略
根据地的三菱洋行和三井
洋行，遭受到这强烈的打
击，也先后宣布倒闭。

“ 同 学 们 ！ 时 代 潮
流滚滚向前，我们必须紧

跟时代潮流！加强赈济抗
日，侵略者必败，中国必
胜！正义必胜！”

江校长站在一咪高讲
台上，他是山东人，身材
魁梧，但举止却很斯文，
不愧是从至圣亚圣诞生地
出来的人。他的演讲引起
全场学生赈济抗日共鸣，
讲完每一个段落，立即响
起同学们雷动的掌声．．
．．．哥哥回家后写下“
听 ‘ 江 校 长 在 周 会 上 讲
话’笔记” ，打算在学
生会《壁报》上发表。那
个晚上，我很迟才睡，好
像也学会开始思索一些问
题。

（十三）
木匠之家鲁北堂
鲁班先师千年恩 

到了印尼，和父亲在
一起生活，才知道木工这
个行业多么辛苦。我们居
住泗水Kapasari街第3巷，
租的房间5x5米，房前有走
廊可以放父亲的工夫凳，
放少许木料。所以父亲多
般在家里工作，木料也是
从家具店寄到家里。而寄
来 的 一 堆 木 料 ， 长 短 不
一，有的木板一半还好，
一半却是废料必须锯掉。
每次看着父亲站在工夫凳
上锯木，汗水湿透背心，
一 滴 一 滴 汗 水 从 额 头 滴
下；还有刨木，也是相当
费力，从刨木工具刨出的
每一卷刨花，也是汗水凝
结成的。父亲时常到“鲁
北堂” 会所去，这是木工
工友自己的会所，到会所
一坐，一问一打听，哪处
有木工活，讯息很多。

个  历史悠久泗水鲁
北堂（鲁北工艺会）

泗 水 “ 鲁 北 堂 ” （ 
鲁北工艺会），是广府木
工的一个组织。追忆百年
前 ， 我 们 的 先 辈 为 了 生
计，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谋
生，生活艰苦。为了给失
业 或 遇 到 丧 事 的 乡 亲 们
有 合 理 的 福 利 安 排 ， 于
是 联 名 向 荷 印 政 府 申 请
组织工会，以同舟共济，
相 互 支 持 为 宗 旨 ， 结 果
于 1913年 5月 24日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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